
08
２０18．12.2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第二篇章

大学教育： 定义美好的能
力、建设美好的愿力

去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 1300 名同学入学的时候，我
们现任院长刘俏发表演讲时说：

“现在 AI 时代、 机器人时代来
了， 他们长相以后和人差不多，
你如何在一片机器人里面找到
人？ ”也就是说，人是什么？ 由此
引出大学教育要干什么，光华管
理学院要干什么？

刘俏院长认为，人之所以称
之为人，他具有两个能力是机器
人不具备的，就是定义美好的能
力和创造美好的愿力，机器人不
这样考虑。

美国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
过，他不担心机器人或者人工智
能像人一样思考，反而担心人像
机器人一样思考，不计较后果。

今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
召开，由北京大学来主办，来了
5000 名世界哲学家。今年大会的
主题是“学以成人”， 开个玩笑
说，我们走到今天，不知道人是
什么？ 大学教育是定义美好的能
力和建设美好的愿力。 那么，什
么是美好生活？ 在大街小巷都会
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
就是美好生活。 朴素地讲，我们

首先要健康、安全；我们要受到
尊重，要相互信任、相互欣赏；我
们还需要宽容，要有个性、要包
容张扬的个性，要有友谊；要和
自然和谐相处，要有闲暇。

金融是资金融通，它的工具
是货币，即钱。 在市场经济情况
下，金融系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血液，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经
之路。 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没有
货币， 在一个物物交换的时代，
那样的场景下是没有效率的。 分
工合作、效率，这些都需要金融。

虚拟的经济就是金融在流
通这个资金，它背后是社会资源
配置在流动。 大家喜欢钱，不是
因为钱本身，而是因为钱能够支
配资源。

金融背后是实体经济，但自
身有一个自我膨胀的动力，是人
心驱动的金融的自我膨胀，会导
致金融“脱实向虚”。 从去年开
始，党和国家要求金融“脱虚向
实”，回归本源。

从 2004 至年 2017 年， 在第
三产业中的金融行业， 占 GDP
比例， 从 4.07%到去年的 7.95%，
最多的时候是 2015 年的 8.40%。
那么，我想问大家，在我们创造
的总体增加值 GDP 里面， 如果
金融行业占的比较多，是好事还
是不好的事？

如果从个体来讲是好事，给
国家多赚钱了。 但金融行业赚的
钱是如何来的？ 如果这个比例比
较大，恰恰说明我们的金融有问
题。为什么呢？从宏观来讲，大家
的融资成本增加了。

金融原本为善，何以不善？

原本金融是好的，为什么就
不善了呢？ 货币的功能非常好，
因为它可以让陌生人之间做交
易，货币是一种礼仪。

何以不善？ 圣经上讲，对待
钱的狂热是“万恶之源”。 钱其实
不坏，是人心有点坏。

如果要去讨论金融和人之
间的关系， 就看货币的功能，大
家可能在高中都学过。 首先，货
币是价值尺度，这要求它有两个
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币制稳
定。 但一旦货币是价值尺度，它
的功能就会被“异化”，即我们成
功与否、我们的财富都用货币去
度量。 这一度量，就会引出很多
麻烦，引出很多不善的东西。 比

如说， 我们的 GDP 有时候不是
创造出来的， 是计算出来的，为
了追求这个价值， 大家不择手
段。

不信任创造 GDP———道路
上到处是隔离带，我们的家里有
窗帘、防盗门，这些防护其实破
坏了人与人的关系， 但它创造
GDP。 我们需要它吗？

第二， 货币是交易媒介，因
为钱可以买东西。 但金钱不能买
什么？ 它一定有个边界，我们不
能“有钱就使鬼推磨”。

第三， 货币可作价值储藏，
从而引发无数的贪念。 如果你过
多追求货币，其实是一个匮乏的
心态，因为你担心失去它。

要转变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富足的心态， 富足会带来分享、
快乐、合作。

光华的使命是创造管理知
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
步，我们有一个非学历的社会公
益管理硕士项目， 叫做“益行
者”。 一开始，它的口号是“创意
无限，行者无疆”，后来变成“成
为一道光， 照亮更多人”。 在这
里，我希望商业能够把公益的理
念和精神纳入到自己的战略，也
希望公益慈善界去借鉴商业和
企业的运营效率，希望这两者能
够结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大光华·益行者项目学术主任

张圣平：“善”金融与美好生活

“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我
觉得在今天的中国还比较陌生，
但是在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成为
一个主流的投资价值观。 今年的
G20 已经把可持续金融，包括影
响力投资，写入了议程。 联合国
特聘我来做 UNDP（开发计划
署）顾问，推动中国的影响力投
资。 我觉得影响力投资在中国会
逐渐地被大家熟悉。

那么， 什么叫影响力投资？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一笔投资，
既有正面财务回报，不一定是最
高的，同时要有可量化的、积极
的社会影响力。 它和以前我们见
到的底线投资、道德投资、社会
责任投资的不同之处，是既要有
经济效益，同时要有可量化的社
会影响力， 要根据标准量化，这
就是社会影响力投资。 影响力投
资属于公益金融的范畴。

那么，什么叫公益金融？顾名
思义就是公益和金融结合， 用金
融的手段做公益， 这应该是公益
理念和商业模式的新的结合。 我
认为公益金融不是平白无故产生
的。 公益慈善是社会的一种表现
形式，它的存在和发展，一定是和
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大家知道， 过去这二三十年
全球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也
是高速增长。 经济发展的背后是

什么？ 科技革命、金融创新、全球
化， 但也出现了全球经济发展中
值得担忧的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
正在消灭绝对贫困， 但是相对贫
困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 再加上
全球的生态、就业、妇女儿童、地
缘政治、战争，全球可持续发展出
现了许多的隐忧。 连西方政客都
担忧，所以他们提出包容性增长。
联合国在 2015-2030 年期间，制
订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计
划》。该计划有 17个指标，涉及到
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问题。 按照这
个指标衡量我们新兴市场发展中
国家，要解决这 17 个问题，总缺
口 3.9万亿美元。 而我们今天，社
会公益捐赠的钱， 加上政府投入
的钱只有 1.4万亿，还有巨大的缺
口， 这个缺口显然靠我们传统捐
赠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但换一种思维，我们理想化
地看问题， 这些问题的原因，很
多是在经济的发生中产生的。 假
如每一笔投资和每一个经济行
为都能既有经济的回报，又有积
极的社会影响力，那么这些问题
就会逐步减小，这就是影响力投
资存在的逻辑。

我非常欣赏德鲁克的一句
话（美国管理学大师），他说：“所
有社会问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
可图的商业机会的时候，才能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 ”这就说明了
我们今天把公益和商业模式结
合起来的内在道理。 我非常欣喜
地看到民政部作出一个决定，让
公益基金也可以用来做投资了。
我认为，全球范围内，总的来看，
全球商业向善、工业向善、社会
向善正在成为潮流。

上世纪 70 年代，诺贝尔奖获
得者、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
为，企业不要搞社会责任，企业就
应该赚钱， 十年后他的观点被否
定。金融危机中，大家对华尔街很
有意见， 但是华尔街自身也认识

到这一点———不改变自己的形
象，将来会失去很多客户。 如今，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上市公
司当然在其内， 全都有社会责任
报告、董事会的社会责任委员会。
社会影响力正在成为全球趋势，
有许多华尔街的高管放弃了现在
比影响力投资高的工资， 去影响
力机构任职， 这就是人才流动表
明社会驱动的风向标。

在中国，我觉得影响力投资
正在被大家所认识。 我认为，影
响力投资和今天我们党中央、国
务院倡导的是一致的， 它符合

“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
的五大理念。 而且，我觉得，影响
力投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由高
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践行
形式。 大家知道，我们的社会矛
盾已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盾， 我们还有很多不协调的地
方， 我们还有很多城乡差距、贫
富差距，尤其是社会提供的公共
产品还供不应求， 特别在医疗、
教育、养老这些领域。 很显然，政
府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任何社
会光靠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必
须让全社会一块参与，而影响力
投资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们
现在的许多投资虽然不叫影响
力投资，但实质这么做的还是很
多的。 中国的影响力投资正在路
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对影响
力投资的理念认同。

关于影响力投资，我认为，理
念认同是前提，然后是行动，然后
再组建新的投资基金。 我们要制
定标准， 让更多中国影响力投资
浮出水面， 我们还要打造一个生
态， 包括建立标准、 建立信息平
台、 建立中介组织， 要有法律支
持、有政府支持。 我们相信，影响
力投资一定能为中国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我们相信，未来，中国
一定是影响力投资的大国。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招商银行原行长

马蔚华：未来，中国一定是影响力投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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